汉英文字之训诂
——析“绿”与“green”
江西省南昌二中 朱 丹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反映文化的镜子。词汇是语言的基本要素，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训诂学自上世纪80年代起在我国开始复兴。郭在贻提出“训诂的中心内容是释词”。认知语义学（Cognitive Semantics），产生于80年代初，是对传统意义观的反思。传统的意义观认为“这个真实的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独立于人脑的理解”。但是，通过大量的实验研究证明，这种传统的客观主义意义观无法解释一些语义现象，是不恰当的。随着语义学的发展，现代语义学逐渐发展到了认知研究领域。如束定芳所言，在现代词汇语义学方面，“尤其重视词汇意义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词汇意义与人类认知（如范畴、原型、指称等）”等方面。简言之，认知语义学是从认知的角度进行“释词”的新方法。

　　颜色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对颜色的感知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范畴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从认知语义学的角度，对“绿”和“green”进行训诂，通过研究不同语言中基本颜色词语义结构的异同，以小见大，探讨不同文化对语言的影响。

　　认知语义学及颜色词

　　认知语义学的理论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人类前概念经验中的两类结构：基本类结构和意象—图式结构；第二部分是以上两类结构演化出抽象概念的两类方式：第一类方式是从物理域到抽象概念域的隐喻性扩展；第二类则是从基本类范畴向上级和下级类范畴的扩展。就研究内容而言，认知语义学关心的重要话题包括原型理论、隐喻、转喻等。

　　隐喻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模式，是不同领域内一个范畴向另一个范畴的语义延伸。Lakoff和Johnson把隐喻定义为：隐喻通过源域(source domain)到目标域( target domain)之间的投射(mapping)而形成。

　　转喻涉及的是一种“接近”和“凸显”（salient）的关系，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种重要方式。与隐喻不同，如果说隐喻指的是从一个认知域投射到另一个认知域，那么转喻则是“相接近或相关联的不同认知域中，一个凸显事物替代另一实务，如部分与整体、容器与其功能或内容之间的替代关系”。

　　国外对基本颜色词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颜色是不同语言所共有的，对颜色的认知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范畴之一。关于人类对颜色的认知受哪些因素影响这一问题却存在不同的观点。一是文化相对观(cultural relativism)， 二是文化普遍观(cultural universalism)。

　　国内虽然已有对于汉英基本颜色词的研究，但从认知角度出发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对“绿”这个颜色词的认知语义分析基本还处于空白状态。本文从认知语义学的视角，运用原型、隐喻和转喻的理论对汉英基本颜色词“绿”的语义进行训诂，探讨不同文化对语言的影响。

　　汉英基本颜色词“绿”认知语义对比分析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绿”是指“像草和树叶茂盛时的颜色；蓝颜料和黄颜料混合即呈现这种颜色”。而《牛津高阶汉英双解词典》对“green”的解释也是如此。因此，从辞源学上讲，我们可以认为“绿”（green）在现代汉英两种语言中都是指某种具体颜色的。这一语义即为“绿”（green）的原型意义，属于颜色域。其他意义是在原型意义基础上，经隐喻、转喻认知而形成的。

　　“绿”在汉英两种语言中的认知语义共性

　　首先我们分析基本颜色词“绿”（green）在汉英两种语言中的语义共性。在汉英语中“绿”都可以代表青葱的草木等。这时词义有颜色域投射到认知域，是转喻的作用。如：

　　1）“绿”把我包围起来了。我从惊喜而沉入恬静，静默地、欢悦地陶醉在这铺天盖地的绿色之中。（冰心《绿的歌》）

　　Spring green mantled the hills.

　　想到草木，就会联想到“种植树木植被”。汉语中有“绿化沙漠”的说法，英语中也有“green a desert”的表达，这是“绿”的转喻用法

　　在汉语中，“绿”可以表示人的强烈的情感，而英语中也有此用法。这时绿色的意义从颜色域经隐喻投射到了情感域。如：

　　2）他脸都气绿了。

　　In a green rage, Boris stamped out of the room. 

　　“绿”在汉语中的语义个性

　　“绿”在汉英两种语言中除了有以上的语义共性外，也受汉英不同文化、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有各自的语义个性。

　　在中国古代，“绿”有地位低下、下贱之意。如

　　3）自下青山路，三年著绿衣。（姚合《武功县作》）

　　尘路行多绿袍故，风亭立久白须寒。（白居易《曲江亭晚望》）

　　例句3）中的“绿袍”“绿衣”都是指的是古代官职等级较低的官员的朝服。这两句诗中用“绿袍”“绿衣”代替职位低的官位，是将“绿”隐喻投射到官职域。

　　低贱有让人往往联想到耻辱、惩罚，如“绿帽子”或是“绿头巾”一词，指的是妻子不贞的男子，这是“绿”的隐喻用法。

　　汉语中的“绿”也可以不仅指“绿”这一种颜色的概念。如“红男绿女”，并非指男的都穿绿衣服而女的都穿红衣服，而是指“男男女女们都穿着漂亮衣服而已”（张培基1979：115）。因此与之相对应的英文应是“gaily dressed men and women”，而并非“men and women in red and green”。再如：

　　4）他们不但活泼而诙谐，单是那浑身雪白这一点，在红红绿绿中就有“鹤立鸡群”之感。（鲁迅《无常》）

　　5）而况这身边的胖绅士的吁吁的喘气，这台上的鼕鼕喤喤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加之以十二点，忽而使我省悟到在这里不适于生存了。（鲁迅《社戏》）

　　上面两个例句中的“绿”都不是专指“绿”色，而是表示“富于华丽”，因此这两个例子中的“红红绿绿”与之对应的英文分别是“gaudy”（华美的）和“bright colors”（鲜艳的色彩）（张培基1979：116）。因此，这是“绿”的转喻用法。

　　以上都是汉语的“绿”投射到其他域的用法，使得词义得到改变和扩展。图1为汉语中基本颜色词“绿”的部分认知语义结构。

　　“green”在英语中的语义个性

　　英语中的“green”也有其予以个性。汉语的“绿”和英语的“green”都承载了“环保”的语义，但是英语的green比起汉语来说更多的投射到政治领域。如“Green Politics”（绿色政治），即主张环保的政见；“Green Party”（绿党），指“一关注环保的政党”；“Greenpeace”，绿色和平组织；“green revolution”（绿色革命），指“工业国对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的关注”；“green ban”（绿禁令），指“工会会员拒为危害环境的项目工作”（陆谷孙2007：821）。

　　英语中“green”还可以指“经济实力、钱财”。如“greenback”指美钞；“Greenback Party”指南北战争后主张以政府发行的纸币为唯一通货的绿背党；“green currency”为绿色货币；“green fingers” 可以指“成功的本事，赚钱的本事”，“green power”，指“金钱的力量，金钱”。这些都是“green”隐喻投射到财经域。

　　英语的“green”同中文的“绿”一样，有“青春”、“活力”的意思。想到“青春”“活力”，英语的green还可以指“未成熟的”。这一层面的转喻投射包括：“（水果等）未熟的”，如“green tomatoes”；指肉“半生不熟的”，“未经腌制的”；指人或动物“未经训练的，缺乏经验的，未成年的，不成熟的，幼稚的易受骗的”，如“a green hand”；计划“不成熟的”，尚留在建议、讨论的事物，如“Green Paper”（绿皮书）。而汉语中指不成熟的颜色词是“青”而不是“绿”，如“青苹果”，指未成熟的苹果；或是“青黄不接”中“青“指未成熟的庄稼等。

　　而“green”的“青春”“活力”还可以转喻投射人的思维领域，意为“清晰的，栩栩如生的”。如“be ripe in years but green in heart”（老当益壮）。

　　英语中的“green”还可以指人的面色，意为“有病容的”，如：

　　6）He was green after his boat trip.

　　英语的“green”还有嫉妒的含义，而中文则用“眼红”表示。如：

　　7）He is green with envy.

　　She was green with jealousy.（陆谷孙2007：820）

　　影响汉英基本颜色词的因素

　　影响汉英基本颜色词语义共性和个性因素可分为两点：认知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

　　赵艳芳（2000）认为，“生理和心理上的通感构成了人类普遍的一种认知方式，即从某一感官范畴的认知域引向另一感官范畴的认知域，形成人类认知世界和表达思想的一种重要手段，成为人类语言的普遍现象。”颜色词的认知正是如此。人们的生理机制的相似性，加之颜色本身的特点(如焦点色、亮度等)就构成了颜色感知的共性的基础。如上文所分析的汉英语言中基本颜色词“绿”最初在两种语言中可以说都用以指某具体物体的颜色，这就是“绿”的原型意义。

　　而就汉英两种语言中基本颜色词语义差异而言，社会文化因素是其产生的主要原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此各民族语言都深深地留有本民族文化的印记。“汉英两个民族在利用隐喻或转喻认知时，受各自语言观、文化价值观、信仰、历史传统、生存环境、生活经历、风俗习惯等的影响，会对所认知的事物进行不同的过滤，使语言呈现出不同的个性”。如“绿”在中国古代有低微下贱之意，其原因与中国古代的五行说有关。古人以五色配五行，“绿”则为卑贱的象征。而“绿帽子”一说，则来自“元明两代规定娼家男子戴绿头巾在”（现代汉语词典2002：829）这一风俗，沿用至今则成了妻子不贞的男子的代名词。而在西方国家，“绿”却无“卑贱”“耻辱”之意。因此在西方若指某人戴了“绿帽子”就不能用“he wore a green hat”，否则会让他们一头雾水。

　　本文从认知视角对汉英语言中基本颜色词“绿”（green）进行训诂，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基于人类共同的认知机制，“绿”的原型意义是基本相同的；第二，词义的变化有时在相同认知方式作用下产生相同或相近的语义；有时受不同的认知方式作用而产生不同的语义；第三，由于受不同民族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这两个词的语义由原来的颜色域经隐喻或转喻认知被投射到不同的认知域，从而使词义发生变化，文化个性由此可见一斑。颜色词虽然只是语言中的一小部分，本研采取的认知的方法还可运用于对其他类型词的训诂，为语言的“释义”提供新思路，也为不同文化的研究提供新视角。

　　总之，文化的差异会使语言产生不同的涵义，因而直接影响语言交际，产生跨文化交际障碍。因此，只有通过了解掌握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特征的内涵，才能客服交际障碍，进行顺利成功的交际。
